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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信芳与宁波“祖宗戏”甬昆

2025年1月14日，

恰逢宁波籍京剧大师周

信芳130周年诞辰。去

年11月拉开序幕的“周

信芳戏剧季”，通过开展

8大项为期100天的活

动，致敬一代大师。

京剧大师周信芳先

生祖籍慈城，是我国戏

曲史上的璀璨之星，他

所开创的麒派表演艺

术，不仅享有盛誉，更以

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

各地方戏曲剧种产生过

深远的涟漪效应。而鲜

为人知的是，周信芳先

生在青年时代，还与阿

拉宁波“祖宗戏”甬昆，

有着血肉相连的亲密关

系。虽说如今甬昆已隐

入历史的尘埃之中，但

它昔日的辉煌依旧让人

赞叹不已，久久难以忘

却。

甬昆，又称宁波昆剧，它是阿拉宁
波地方戏曲的“祖宗戏”。据《中国戏曲
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昆曲已进入宁波
城乡，当时剧坛皆宗吴门，唱腔始于苏
昆。大约到了清初，宁波唱昆曲的本土
艺人，在姑苏一带的“流丽悠长”词曲基
础上，融合了“其辞直质，其声慷慨”的
宁波话说白，并在伴奏乐器中加入了大
锣大鼓，做工戏也变得更加火爆激烈。
有人用十六个字概括当时宁波昆剧的
演出风格，即“昆曲笛子、调腔锣鼓、火
爆做工、语音带土”。这一切，都体现了
阿拉宁波本土的文化特征，甬昆这一剧
种诞生了。

之后，在清代乾隆至咸丰一百多年
的时光长河中，仅在宁波城厢唱甬昆的
戏班就有四五十家，各地乡镇更是不计
其数。而且每一家戏班里都有技艺超群
的名角儿，真可谓“班社林立，伶人如
云”。甬昆进入了它的全盛期，坐上了宁
波戏曲剧种的第一把“金交椅”。

老宁波西门口靠近旧城墙望京门
的地方，有一条叫盘诘巷的小街巷，街
中央矗立着一座大庙，名叫老郎殿。这
座大庙里供奉的老郎菩萨塑像，很有气
势，高三尺有余，神案前摆有一个大铁
香炉，重 2000 余斤，香炉壁上，雕刻着
200 多名出资捐献的甬昆艺人姓名。老
郎菩萨又称“翼宿星君”，另有传说他就
是唐明皇本尊。唐明皇平生酷爱演戏，
经常在长安城里的皇家梨园粉墨登场，
只因场上不便以君臣相称，为了掩其面
目，故尊称为老郎神也。当时，能够进入
老郎殿唱戏的只有甬昆，其他戏曲剧种
均不许入内。

据 史 料 记 载 ，清 光 绪 二 十 二 年
（1896 年）农历六月十一，正是老郎菩萨
的生日。这天夜里，从庙门口照壁起，一
直到戏台石柱前，挂上了二三十盏制作
精良的宫灯，把黑夜映照得如同白昼。
甬昆戏班在庆典开锣之前，先派出一批
人到大街小巷敲锣，让人们知晓老郎殿
开始演戏。然后，艺人们抬着三牲祭品，
一路吹打走入大殿。在祭拜了梨园祖师
爷之后，接着上演开场戏《叠寿》《扫花》

《仙园》三出头，叫作“暖寿”。戏台上的
每个艺人，尽其所能献出全身本事。如
平日一般是八个人跑车走圆场，这期
间会增至十六个人乃至二十个人，气
势更加宏大。吊毛、前扑、翻筋斗，
也通常是十人以上同台表演，格外精
彩。因此观看的人特别多，用人山人
海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当夜的压轴
戏 是 常 演 不 衰 的 武 打 曲 目 《三 打 韩
通》，由宁波城里闻名遐迩的“老瑞
丰”戏班“正榜大面”领衔献艺。这
位“正榜大面”，相当于现在的“网
红”，戏演到精彩处，台下狂热的看客
们一阵激动，竟然把老郎殿里的那个
大 铁 香 炉 给 掀 翻 在 地 。 后 人 有 诗 为
证：“老戏班瑞丰/行头主财东/年年登
西门口行宫/ 做做 《三打韩通》。”

老郎殿里的日常事务，是由宁波城
厢里挑选出来的十二个甬昆戏班轮流
执掌，每一个戏班轮值一年，俗称“司
年”。原先老郎殿拥有不少财产，因此

“司年”一职就成为香饽饽。可到了清
末民初，由于社会动荡，再加上自身
管理不善，连每年庆贺老郎菩萨生日
的酬神演戏活动也难以为继。最后，
这些戏班班主聚在一起，经过商议，
决定赴沪去邀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
京剧大师“麒麟童”周信芳。

当时已名震上海滩的周信芳一口
应承下来。他如约来到宁波与几个甬
昆戏班班主碰面，开口就说，早年间
自己曾从宁波“祖宗戏”中汲取过不
少东西，甬昆对他有恩，理应报答。
这 番 话 ， 令 甬 昆 戏 班 班 主 们 十 分 激
动。周信芳返回上海后，因当年签约
的演出场次排得太满，脱不开身，于
是委托门下弟子陈鹤峰先生来甬主持
老郎殿事务，一时传为佳话。

此后，甬昆戏班在老郎殿里唱大戏酬
神又延续了几年，但终究敌不过时局变
化。抗战爆发时，老郎殿房产已被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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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金秋时节，苏州市戏曲
研究室从事昆曲研究的几位专家来
到宁波。不久后，他们把当年唱
过甬昆的“正老生”陈云发、高
小 华 ，“ 正 旦 ” 周 来 贤 ，“ 四 旦 ”
王 长 寿 、 林 根 兰 ，“ 大 面 ” 林 云
生，“小面”严德才，以及乐师徐
信章、张顺正等老艺人，邀请到
了苏州，找了个旅馆住下来，共
同 追 忆 宁 波 “ 祖 宗 戏 ” 的 往 事 。
第二年开春，还专门编印了一本

《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虽说
此书是内部资料，可它忠实地记
录了老艺人的口述内容，如今成
为十分珍贵的研究甬昆历史的参考
文献。

这 些 口 述 者 谈 起 宁 波 “ 祖 宗
戏”兴盛之时的情景，十分激动。
当年除却老郎殿里酬神演出外，甬
昆戏班的足迹遍及城郊各乡镇以及
相邻各县，甚至到了舟山六横、金
塘以及桃花岛等大小海岛。不过，
最令人难忘的是勇闯上海“戏码
头”的往事。

这个闯入上海“戏码头”的甬
昆戏班叫“四明文吉祥”，戏班主
叫周阿虎。他以“老三绣”戏班为
班底，再从其他甬昆戏班里挑选
名角儿，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演
出队伍，其中就有“正老生”徐
金生与仇荣奎，还有著名“正榜
大面”徐黑虎，“正旦”傅阿根、
王月仙等。六七十人的班子浩浩
荡荡地开往上海，演出场所就在
黄 浦 区 宝 善 街 （即 今 广 东 路 东
段） 戏院，此处靠近热闹的四马
路。上演的是一些久经磨炼的骨
子老戏，有 《钗钏记》《绣襦记》

《一捧雪》《铁冠图》《双官诰》 以
及 《琵琶记》 等。

他们的演出轰动了上海滩，上
海 戏 剧 界 的 名 演 员 几 乎 倾 城 而
出。著名京剧演员李春来每夜买
票观摩，他边看戏，边用随身带
着的“锦折”记录甬昆艺人的表
演技巧。著名昆曲清客与戏曲评
论家徐凌云先生也对甬昆戏班赞誉
有加，他还亲自登台客串，饰演了

《铁冠图》 中 《别母》 一折戏中的
老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在
北京“喜连成”科班搭台演戏的周
信芳，听说家乡的甬昆戏班“四明
文吉祥”到了上海，心里顿时涌起
一股暖意。北京的演出一结束，他
连夜搭乘火车返回，加入观摩的人
群中，与甬昆艺人们一起切磋演
技，交流表演心得。这是京剧大师
周信芳与宁波“祖宗戏”的又一次
亲密接触。

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京剧
迅速崛起，甬昆却一蹶不振。到了
1933 年，宁波城里的甬昆戏班只剩
下了三家。更令人唏嘘的是，就在
这一年，“新庆丰”戏班班主林连
标竟然被四处流窜的兵匪一枪毙
命，甬昆艺人也随之星散。自此之
后，兴盛了数百年的宁波“祖宗
戏”销声匿迹，成了纸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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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城全恩堂 （周信芳故居）

周信芳 （1895年-1975年）

撰文 孙仰芳

《牡丹亭》

周信芳的祖籍之地在慈城，祖上原
是官宦人家，到了他父亲周慰堂时，家
道中落，只能在一家布店里打工做学
徒。谁知周慰堂从小迷恋京昆戏剧，不
仅娶了“春仙”戏班的一个旦角作为家
室，自己也改行唱戏。于是，周慰堂一
家被逐出周氏显宗祠。

不过，周慰堂并未因此而改弦更
张，反而赌上了一口气，叫儿子周信芳
去拜师学艺。周信芳七岁登台唱戏，一
演成名，取艺名“麒麟童”，饮誉大江
南北。

周慰堂年过半百之后，对故乡慈城
的思念越来越浓烈，经族长周仰山斡
旋，周信芳做出陪父亲认祖归宗的决
定 。 1918 年 8 月 ， 周 氏 父 子 回 到 了 慈
城，谁知走近周氏显宗祠，抬头一看，
祠门紧闭。族人告知，要拿出 3000 块银
圆作为宗祠修缮费，才被允许进入祠
堂。此时的周信芳已红遍了上海滩，出
点钱并非难事，可周慰堂心里很不舒
服，认为吃了闭门羹，说明周氏家族仍
然没有真正接纳自己。后来，父子俩在
返回上海的轮船上商定，出资在慈城镇
上新建一个祠堂。

这个祠堂就是全恩堂。
1925 年 1 月，全恩堂落成。周信芳

趁上海戏班封箱停演之际，再次陪伴父
亲返回慈城。全恩堂是一幢三开间的抬
梁式建筑，坐落在慈城镇的鼎新路上，
内室立有周信芳建祠堂时所撰写的“重
建全恩堂碑”。全恩堂举办开堂仪式那
天，周信芳与父亲周慰堂身穿长袍马
褂，在众人的礼赞声中先叩拜祖先，然
后请来了宁波城厢里的甬昆戏班，上演
三天三夜的大戏，煞是热闹！

参加演出的是当年名噪一时的甬昆
“上三班”，拥有许多演技出众的名角
儿，带来的是深受观众欢迎的骨子老
戏，如 《雁翎甲》《义侠记》《玉麒麟》
以及连台本戏 《火烧赤壁》。周信芳虚
怀若谷，他非常善于吸取地方戏曲剧种
的长处，尤其欣赏甬昆三个“正老生”
的演技。

第一个是名伶徐金生，因小时候得
过天花，脸上留有坑坑洼洼的麻子，人
称“麻皮老生”；第二个“正老生”是
周阿冬，原先演的是副末，也就是仆人
一类的角色，后来改行演老生；最后一
个是仇道夫，艺名仇荣奎，以唱腔见
长，善用丹田之气。这三个“正老生”
的舞台表演，为周信芳的麒派老生戏，
注入了不少的艺术养分。

“麻皮老生”徐金生的戏路很广，
各种类型的老生戏他都能演出独特味
道。比如在 《连环计·议剑》 中，徐金
生饰演王允，他在与董卓的对白中，借
助语气、身段以及脸部表情，体现出角
色丰富的内心活动。徐金生还饰演了

《邯郸梦》 里的卢生，在 《云阳法场》
一折戏中，当他听到一个“斩”字时，
就把头连续向左、中、右三个方向甩了
三次，每一次顶上的头发都能直立起
来，根根不乱。这功夫是绝大多数艺人
做不到的。而徐金生最拿手的首推冠带
戏，他在 《钗钏记》 中饰演州官大人李
若水，冠带整齐，工架稳当，最精彩的
表演是在 《大审》 一折戏里，问审时他
双 目 有 神 ， 面 部 生 动 ， 通 过 “ 哄 ”

“吓”“骗”三种不同的问案方法，步步
推进，一气呵成。

这为周信芳在 《徐策跑城》 中的表
演，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

周阿冬这个“正老生”最出色的表
演，是在 《水浒传·杀惜》 一场戏里。
宋江“杀惜”有先后三刀，第一刀不过
是用刀威吓对方，意在逼取书信。两人
拉拉扯扯，结果失手误伤阎婆惜，所以
叫作“误杀”；然后宋江害怕阎婆惜扯
开嗓子叫喊，再搠第二刀，这就有意思
了，称之为“刺惜”；最后看到对方还
在挣扎，觉得事情已经这样了，干脆还
是灭口为好，于是宋江再捅第三刀，这
最后一刀才叫“杀惜”。由此可见，一
刀有一刀的用意，一刀比一刀厉害。周
阿冬看到人已死了，全身颤抖，手里的

刀把子不断旋转，疾步奔跑圆场，完美
地表现出宋江焦急而又无可奈何的内心
活动。

想必周信芳在演出 《乌龙院》 一场
戏时，从中获得不少启迪吧。

最后一位“正老生”仇荣奎，刚进
入戏班时声音洪亮，白口清楚，唱做俱
佳。可他平日喜欢饮酒，不醉不休，结
果把好好的嗓子给饮坏了，以致上不了
戏台，只能留在戏班里烧饭做菜。一次
戏班演出，曲目是 《长生殿·弹词》，
这是一出唱功非常吃重的戏，原定的艺
人突然生了病，班主急得团团转，无奈
之下只好叫仇荣奎去救场。

谁知仇荣奎一出场，就自带扮相，
工架很足，把唐代内廷伶人李龟年这个
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他开口演唱曲牌

《一枝花》 时，声音虽然带些沙哑，但
气息从丹田中发出，别具一种韵味。第
一句“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
遭穷败”，就获得了一阵满堂彩。紧接
着他又唱道，“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
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
留得琵琶在。”此刻，仇荣奎左手仿挟
琵琶样，右手做按箫管式。一转身又继
续演唱“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
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
吹箫也那乞丐。”当唱到“也那乞丐”
四个字时，他又低头作害羞状。这套唱
腔与全部动作显得轻脱利落，气韵生
动。从此，哑了嗓子的仇荣奎反而当上
了“正老生”的头牌。

周信芳年轻时也倒过嗓，看到仇荣
奎这一段表演时，脸上一定会浮现会心
的笑。

甬昆戏班其他行当中，也有不少身
怀绝技的名伶。比如甬昆“正旦”艺人
王月仙，在 《白蛇传·水斗》 里，台步
细碎快捷，好像蛇游水中一样，令人惊
叹。又如甬昆“小面”（即花脸） 艺人
桂才恒，在 《雁翎甲》 中扮演“鼓上
蚤”时迁，他登上戏台表演的是雀步，
双脚一纵一跃，飘忽轻健，好像一只麻
雀在地上蹦蹦跳跳。还有丑行名角儿林
四龄，在 《义侠记·诱叔》 中扮演武大
郎，把矮人形象表演得出神入化，出场
时左手托饼盘，右手拿蒲扇，双腿蜷
曲，贴近胸口，走外八字台步，看上去
就比普通人矮了一大截⋯⋯正是这一大
批出类拔萃的名伶们，撑起了甬昆剧种
这一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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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戏台演戏至今热闹非凡 （吴立高 摄）


